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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树”，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太原城北地区的孩子们之
间流行的一种游戏。这是一项
团体性的游戏项目，需要多人
的动静合作去模仿大人们的生
产交易。

游戏布阵时，一群孩子们手
拉手聚拢在一起，充当直立的树
木，并从中推选出两个体格较为
健壮的孩子充当树的卖家和买

家。游戏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从卖家和买家

的一问一答开始。买家首先发
问：“树有多大？”卖家回答：“胳
膊儿粗。”买家说：“再大点。”随
后买家一番番重复要求，卖家的
回答由碗口儿粗、盆口儿粗、水
瓮样粗到屋样儿大。于是，充当
树的游戏者也随之将所围的圈
子一次次扩大，表示树在买家的
要求下一步步长大。当原本紧
紧聚拢的圈子渐渐扩大到每个
孩子双臂伸展的极限时，双方作
价成交。

游戏的下一环节是砍树。充
当树的游戏者松开拉着的手，举
起双手代表树枝，买家则以手当
斧去砍“树枝”，使其双手垂落，表
示树枝已砍掉，如此一一砍完。
充当树的游戏者再两两背靠背站
立，算作树段。买家用手代表锯，
把“树段”从中锯开，这时充当树
的游戏者都变成了“木板”。

最后是“背板”。此时的买
家已变成“木板”的主人，然后主
人把“木板”一一背离原地，表示
已买走了“木板”，游戏结束。

这项游戏比较温和，适宜于
女孩子及体质弱小的男孩子们
玩耍，并由此形成对树木粗浅的
认识。

今年开春以后，与我们武家庄老年
公寓仅一墙之隔的山大附中晋源校区工
地上，就一直在紧张施工。如今，从我九
层公寓的阳台上望去，几乎所有主体建
筑都已呈现大体轮廓。一所晋源人期盼
中的优质中学，离投入使用的日子越来
越近了。

而同时，自去年 6月这个工地奠基开
工始，我们公寓西侧长约 500米的一截晋
祠路，便被铁皮围挡圈入了工地之内。

晋祠路，原为连接太原城区与晋祠
景区的主要通道，是太汾（太原至汾阳）
公路的一部分，于 1921年修建，是当时太
原县境内第一条沙砾公路。而我的家乡
武家庄村，就在路的东侧。1959年，随着
河西化工区的建设与发展，由政府投资，
拓宽了晋祠路并铺上沥青。当时，路基
宽约 7.5米，油面宽约 6米，是我市最宽最
好的郊区公路。而在我村村民口中，一
直将这条路亲切而形象地称作“汽道”。

1987 年，由于在我村东侧不远处又
修了条“新晋祠路”，为有所区别，有些人

将原先这条晋祠路叫作“旧晋祠路”。不
过在上点年纪的人口中，它仍叫“汽道”。

最初的晋祠路，北端起自“洋灰桥”，
全长大约 22公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条路上只有一趟公交——8 路车。从
我村近旁的南堰站乘车，南去晋祠，差不
多是 13公里，北上市内的五一广场，差不
多也是 13公里。南下，北上，好多年票价
都是 2角 5分。

记忆中，第一次沿晋祠路远行，是在
上世纪 50 年代初，当时我只有五六岁。
那年的七月初二，母亲与一个本家大爷
说妥，坐他家的马车去晋祠赶会。天刚
麻麻亮，马车便出发了。车仓里铺了一
块旧席子，我和邻居家的两个同龄孩子
坐在当中，前辕和后辕上坐着四五个大
人。赶车的是大爷家的大儿子，我称贵
海大大（哥哥）。只记得出村上了晋祠路
南行，一路上，贵海大大不时抡起鞭子，

“叭”地甩个鞭花。驾辕的骡子则闻鞭不
惊，四平八稳地走着。当时，只觉得那
路、那车，都美得不得了。

1960 年，我考到太原十六中上初
中。从家到义井的学校，约有 2公里。一
开始，是步行，每天往返两趟。出村上晋
祠路后向北走 500米，然后穿过马路，沿
南堰村外的一条小道即可到达学校。未
几，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放学以
后，我一般是从和平南路向北兜个圈，从
现在的义井东街往东行至南屯村口，绕
到晋祠路上，才骑行向南回家。当时的
这一段晋祠路，两旁三四排白杨齐刷刷
直插天际，将一条平展展的公路装扮得
分外美丽。那时，路上汽车很少，自行车
也不多。我和几个同村的同学，在浓荫

中追逐嬉戏，双手撒把比赛车技，只觉得
晋祠路就是我们的一片天地。只不过，
当我们一路欢腾回到家时，才发觉比步
行耗时还要长。

l963年，我到太原十五中上高中。第
二年的清明节，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去文
水扫墓。为了此次活动，学校通过班内一
位同学家长，向他们单位借了一辆大卡
车。当时，这已是很高档的出行工具了。
全班40多个同学，挤满了一马槽。班里的
同学都是城里人，好多人都是第一次见识
晋祠路。当汽车驶出城外时，我逞能，迎
风站在马槽前面，向同学们介绍沿途的村
庄、远处的山峦，也介绍车下这条熟悉的
晋祠路。然而，当车到云周西村时，我就
感觉双眼有点痛。待返回路上，双眼已是
又红又肿，不停流泪。接下来，吃不香，睡
不安，难受了好几天。

高中时，我每个星期天骑自行车回
家一趟。从学校东侧的新建路向南骑行
约 500米，便上了迎泽大街。向西，路北
侧是一排低矮的简易房：修车铺、杂货
店，还有一个小饭馆，好像只卖稀饭馒
头。路南，则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菜田。
过了迎泽桥向南一拐，便上了晋祠路。
那时，晋祠路是名副其实的郊区公路。
路两旁除了树和草，都是庄稼地。小王
村一带，大都种的是玉米。一到南屯，便
全是稻田。春夏两季，满眼都是绿色，到
秋天，则一片金黄。从桥西到小王村这
一段，路旁全是一搂粗的柳树。两旁的
树冠犬牙交错，搭接在一起，太阳光透过
枝叶空隙，在路面上洒下点点光斑。炎
炎夏日，骑行在这浓荫中，惬意极了。那
时，路上的汽车仍然很少。

由于历史原因，我连高考的门也没
摸着，就返回了家乡，结束了骑行在晋祠
路上的求学生涯。然而，我的生活、劳
动、工作，仍和这条“汽道”密切相关。许
是对晋祠路的浓荫太关切了，1980年，当
我发现周边村庄的村民，竟攀折路边的
树枝喂羊时，连夜写了个《羊要吃草，不
要吃树》的小稿子寄给了《太原日报》。
很快，稿子就登出来了。有关部门加强
了管理，攀折树枝的情况就少多了。

当年，我村位于晋祠路旁的近百亩
耕地，是全村少有的几块良田之一。多
年被村里拿来种菜，以完成市里下达的
蔬菜上市任务，好享受蔬菜专业队的一
些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村集体还
依靠晋祠路交通便利的优势，在路边办
了一个汽修厂、一个预制厂，为发展集体
经济、增加村民收入作出了贡献。

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晋祠路上的
汽车已川流不息，路面也变得坑坑洼
洼。路两边的杨树也因老化和空气污
染，大都枯死了。这条路，渐渐失去了原
有的风采和魅力。

1998 年，晋祠路进行了第一次大
修。2009 年，晋祠路进行了再次拓宽改
造。随着城市的发展，这条有着几十年
历史的“汽道”如今已是太原的主干道，
两旁鳞次栉比的商铺和高楼展现着繁
华，川流不息的车流见证着城市的蓬勃
生机。

虽然曾经的参天大树、潺潺流水与
稻田景象悄然变化，但它以新的姿态融
入城市脉搏，既承载着老人们的记忆，也
书写着城市发展的新篇章，在时代变迁
中焕发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记忆中的晋祠路
郝妙海

留云楼与望月楼坐落于晋祠公园长守厅前，分处南北，隔厅相
对，与长守厅共同构成“凹”字形院落。两楼均建于2007年，同为两
层青瓦卷棚顶，建筑形制统一，更凸显出长守厅的对称布局之美。

长守厅南北两侧各有长廊，其支廊分别通向留云楼与望月
楼。作为东西走向的唐园中轴线旁的建筑，这两座楼为坐北朝南
的正房，因白天可见云卷晴空、夜晚能赏月色朗照，便有了“留云”

“望月”雅称。在晋祠景致中，“云”与“月”的观感和感悟，成为人
文与自然景观间的天然调和，让这两处当代新修楼阁在名胜中依
旧独具吸引力。

北面的留云楼，朝南一侧有两棵柏树，枝叶恰好遮掩部分楼
面，“留云”意境尽显。其又名仁智阁，一层匾额题“仁智阁”，因楼
北正对儒佛道兼修的老君庙，庙中倡导“仁智”理念，故以此为名，
配联“门环山水观仁智，地接风云会虎龙”，融合了道、儒、佛的精
神内涵。仁智阁与老君庙间的空地设有八卦园，作为二者通道。
二层匾额题“留云楼”，配联“帘短能留月，楼高不碍云”，登楼可赏
云卷云舒，需静心感悟其间妙趣。

南面的望月楼，又名静怡阁，“静怡”二字呼应“望月”的静谧氛
围——若说“留云”是日间景致，“望月”则属夜晚风光，夜宜静，静
能怡情，故得此名。楼朝北与留云楼相对，一层匾额“静怡阁”配联

“花香鸟语群生乐，月霁风清造物心”；二层“望月楼”配联“庭院花
香鸟语，楼台月满云开”，尽显庭院的开放与幽静。楼朝南一侧临
湖，设有望月台，登台可见楼阁倒影入湖，远处古建与岸边林木相
映成趣，实为观景佳处。楼朝南一层题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
遥山皆有情”，二层题联“园古连秋好，楼空得月多”，将观景情志
凝聚于“望月”之中，令人心旷神怡。

“买树”
彭庆东


